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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前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日本侵华战争，曾经吞噬了
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毁灭了数以万计中国城市与村庄的和
平。它以一场突如其来的民族大劫难，改写了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史。这是一场无法逃避的民族悲剧，也
是一场可歌可泣的生死抵抗。战争、爱情、生命与死亡，历来
是文艺作品热衷描写的重要题材与四大主题。而以各种侵略
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作为创作题
材的影视作品，也就成为记载与书写历史、表现与反思战争
以及体现国家意志、民族精神、人性善恶和英雄主义生动形
象的教科书。从托尔斯泰的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到以二十
世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各国电影，像《伦敦上空的
鹰》《三十九级台阶》《虎口脱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个
人的遭遇》《德黑兰43年》《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等，都
已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六十多年来，就反映第二
次世界大战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而言，大体形成了两种不
同的路径和风格：一种是前苏联的从巴巴耶夫斯基《金星英
雄》到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再到拉斯普金《活下
去，并要记住》，即从英雄主义到人道主义精神回归的模式；
另一种则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经历了从海明威《永别了，武
器》到库特·冯尼格《第五号屠场》再到约瑟夫·海勒《第22条
军规》，即从厌恶杀戮，希冀“永别”战争到冷嘲战争是“人类
绞肉机”，人一旦陷入战争便落入无法挣脱的荒诞怪圈的“黑
色幽默”特征。

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二战中反法西斯战争四大主战
场之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其空前绝伦的惨痛代价与浴
血奋战，赢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一段不容遮蔽并
且值得反复挖掘与表现的历史。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
比（Arold·J·Toynbee）在阐述如何观察和表现历史时指出，

“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考核和记录“事实”的
历史学的方法；第二种是比较个别史实以阐明一般“法则”的
社会学的方法；第三种“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
一次艺术的再创造”，即文学的方法。纵观近年来的国产抗战
题材影视作品，就创作题材及其主题而言，大致上可分为四
大类别：

第一类为揭露国土沦丧与民族蒙羞罹难的“国耻”史实，
揭露侵略者惨绝人寰的杀戮行径，以电影《南京！南京》

（2009）、《拉贝日记》（2009）等为代表。这两部同以南京大屠
杀为历史背景的影片，虽然叙事视角各不相同，前者以一个
侵华日军士兵的视角，目睹了日寇丧心病狂地血腥屠城的侵
略暴行以及烧杀奸淫的劣迹斑斑；后者则以一位德国西门子
公司驻华代表拉贝留存的尘封已久的日记为素材，叙述了
1937年岁末南京沦陷之后的悲惨情景。拉贝以外国侨民身份
建立“国际安全区”，为保护手无寸铁的平民免受战争摧残付
出了不懈努力，该片采用虚构与写实相结合的现实主义手
法，朴素平实的灰暗色调与凝重伤感的纪实美学风格，突出
了战争的历史沉重感、真实性与可信度。

第二类是表现惊心动魄的谍海风云，反映敌我双方在没

有战壕的谍报战线
上斗智斗勇、生死搏
杀，以《风声》（2009）
和《东风·雨》（2010）
等影片为代表。这两
部都带有“风”字的
谍战片，虽然上映后
票房收入有着天壤
之别，但在人物塑造
及其英雄情结上却
殊途同归：两者都塑
造了一群面对杀人
不眨眼的恶魔及其
鹰犬，在“刀尖上跳
舞”并舍生忘死求民
族大义的谍报精英。
情报的争夺与破译，往往关系到敌我双方乃至整个战局的胜
败存亡。因此，“特工”就成了情报人员的特定名称。无论是

《风声》中身负传递密码使命的“老鬼”和“老枪”，还是《东风·
雨》中为获取珍珠港战争即将爆发绝密情报的安明与欢颜，
都以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成为不应被历史忘记的民族英
雄。由于“谍战剧”往往具有情节惊险奇特、故事紧张刺激、容
易吸引观众等艺术特点，近年来在篇幅容量更大的电视连续
剧中，这类作品往往占有很大比重，如《五号特工组》《谍影重
重》《剑·谍》《狐步谍影》以及近日在央视播出的《永不消逝的
电波》等等，都以塑造抗战时期活跃于隐蔽战线的谍报精英

及其在“刀尖上跳舞”的传奇人物形象见长。
第三类为反映因抗战爆发而改变命运和人生轨迹，在抗

战八年的磨难中经历成长与成熟的平民英雄传奇。这类题材
的影视作品以电视剧居多，如去年与今年分别火爆荧屏的

《我的兄弟叫顺溜》《杀虎口》《闯关东2》《沂蒙》以及改编自网
络小说《特战先驱》的《雪豹》等等。这些电视剧中的男女主人
公，除了《沂蒙》具有鲜明而典型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外，多
数塑造普通人抗战传奇的这类影视剧，都不无“另类”英雄的
浪漫色彩。他们在战前原本大都只是安分守己的“小人物”，
如果没有爆发战争，他们本可以过着安稳的太平日子，然而
日寇的入侵，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人生轨迹。他们在抗日战
争中经历了磨难与成长，同时也逐渐走向成熟：那个愣头愣
脑的农村小伙子顺溜成了名闻遐迩的八路军神枪手（《我的
兄弟叫顺溜》）；那个土匪出身的八路军战士白朗，在血与火
的锤炼中成长为智勇双全的铮铮硬汉（《杀虎口》）；而原本可
以安安静静念完大学的周文（卫国），面临强虏侵略、神州沦
陷而投笔从戎，日后更成为令日寇闻风丧胆的“雪豹”突击队
队长，屡建杀敌奇功（《雪豹》）；宋天好姐弟四人在“闯关东”
的生离死别、九死一生中挺直了中国人的脊梁（《闯关东2》）；
而从沂蒙山区走来的于宝珍身上，更是让人联想起六十年代
电影《苦菜花》中那位将儿女都送上抗日战场，自己也从软弱
走向坚强的胶东母亲，于大娘用一位沂蒙母亲的朴实、善良
和深明大义，诠释了由抗战而彰显的革命老区精神（《沂
蒙》）。

第四类描写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显示了对于抗日战争
“国殇”，尤其是抗战史上著名大战役的全景式真实再现，充
分体现了对于抗战历史和民族英雄的尊重与敬仰。如近日在
台北“两岸电影人抗战电影展暨研讨会”上展映的大陆电影

《喋血孤城》，被称为“中国2010年惟一一部纪念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的战争题材大片”。它以发生在1943年湖南常德
会战的真实战史为素材，讴歌了驻守湖南常德的国军第 57
师 8 千余名“虎贲”将士，在明知弹尽、援绝、城已破的情况
下，仍以血肉之躯坚守孤城常德，拼死抵抗 3万精锐日军的
猛烈进攻，坚守达十余日之久的卫国捐躯精神。此役被称为
八年抗战史上最惨烈一役，最后 8千余名“虎贲”将士只剩 2
百余人生还。尤其是城被攻破后师长余程万向第六战区司令
长官发出最后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
指挥部、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
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报国并祝胜利”，更以岳飞式“精忠报
国”精神的现代版而催人泪下。自从 1986 年电影《台儿庄战
役》问世以来，对于表现抗日战争著名战役的“突破”与“再
现”一直令人期待。此后，国产影视剧中陆续出现了反映“国
军”的空军飞行员投身抗战的电视剧《长天烽火》；反映1937
年驻守宛平的 29 军在军长宋哲元的领导下，毫不畏惧地应
对“卢沟桥事变”及其迎敌作战史实的电影《七七事变》；以及
反映国共军队合作抗日、并肩作战的电视剧《中国兄弟连》等
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两部由兰晓龙编剧的抗战题
材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和《生死线》，无疑竖起了一杆新
世纪中国战争文学的新标尺，它不再回避战争对于成千上万
人生命的毁灭以及对于人类文明极度破坏的史实。在残酷到
无处逃避的“战争绞肉机”的绞杀下，任何英雄主义的激情都
显得无足轻重，哪怕是人道主义的种种哀怨，也显得苍白无
力。尤其是颇具争议的《我的团长我的团》，以“川军团”一群
溃兵们由北向南一败涂地溃退至中缅边境小镇禅达之后的
处境为切入点，表现他们从毫无希望的苟活、歇斯底里的发

泄，到被激发起与日军决一死战的男儿血
性，展示了那场侵华战争对于人性冷酷无
情的扭曲与拷问，这种扭曲与拷问在前面
越是冷酷无情，最后当“炮灰”们义无反顾
地冲上南天门为国捐躯成为英雄，也就越
是能叫人对于那场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
侵略战争发出愤恨的诅咒。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近年抗战
题材的影视剧火爆银幕和荧屏的同时，仍
然还有不少浅薄雷同、平庸无聊甚至还有
低估观众智商的低级之作，自上世纪五
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某种思维模式与惯
性仍然时隐时现。于是，不难看到，表
现抵御外族侵略的叙事作品，代表非正
义的敌人大多外强中干，非蠢即愚；而
代表正义的我方则同仇敌忾，以弱胜强，
存在着一种过于盲目乐观的虚假叙事与
轻浮基调。胡编滥造、缺乏史料依据的“经
典重拍”也大多未能给观众提供新的审美
情趣与艺术境界。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
的反省与思考。

将于10月在江苏省江阴市举办的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没有编剧的奖项，将编剧整体排除掉，这是一种违背科学
发展观的评价，一次对百花奖历史的背叛。

从历史上看，第一届百花奖（1962年）就把最佳编剧奖授
予了夏衍、水华，获奖剧作是《革命家庭》；第二届最佳编剧奖
授予李凖的《李双双》；第三届最佳编剧奖授予了陈立德的

《吉鸿昌》。这说明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创建之初，就肯定了首
创的价值和原创的地位，注重了奖励剧本的创作功能。通过
评奖也检验了观众认同和感知影片叙事的能力，观众凭着自
己的喜好参与投票，选择好故事、好人物、好对话，最终评选
出最佳编剧奖的作者。

三届百花奖评选出最佳编剧奖，证明了当时相关部门深
知电影创作发展的根本在剧本，剧本决定一部电影的命运。
没有好剧本就不可能有好导演、好演员，电影的任何花果都
是植根于剧本上的成果。因此，当时身为影协主席的夏衍先
生亲自操刀编写剧本，并率先举起了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的最佳编剧奖杯，昭示未来，号令旗下。中国电影要想存活下
去，不能缺少编剧，不能歧视编剧，不能怠慢编剧。然而，在今
天轰轰烈烈的电影产业求发展之际，在电影产业急需要创意
剧作之时，百花奖却把编剧奖取消，令人费解。这是与老一辈
艺术家创立的百花奖的宗旨相悖的。今天把编剧奖抽空，漠
视剧本的价值，就是让观众忘掉编剧，删除编剧。

电影的一切是从剧本开始的，没有剧本就没有电影的一
切。从本届百花奖的提名引出一个显而易见的话题，没有王
兴东、陈宝光创作的《建国大业》剧本，授权许可中影集团拍
摄，就没有《建国大业》的电影，更谈不上什么导演奖、演员奖
的提名；没有刘恒编剧的《铁人》剧本，不会有导演尹力的二
度创作，也不会有吴刚饰演的“铁人”，更不会有黄勃的男配
角提名了；没有柳建伟、康丽雯、王戈洪等创作的《惊天动地》
剧本，就不会看到王珈、沈东导演的气势恢宏地再现了汶川

地震中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壮举，也没有侯勇、岳红、李幼斌、
王嘉的四项提名。没有编剧的剧本，一切无从谈起，“剧作使
导演有了工作，剧本使演员有了角色，好的剧本成就了导演，
造就了明星”，这个道理众人皆知。为繁荣电影创作而进行的
评奖，却把承担首创的编剧奖踢除，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伤
害了拥有首创权利的编剧们，侵害了编剧应该获得的荣誉
权。

百花奖没有剧本奖，是对拥有剧本著作权人的蔑视，使
“尊重创作”成为了挂在口头上的一句空话。美国电影奥斯卡
评奖给剧本设了两个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剧本改
编奖”，而影响广泛的中国电影百花奖不设剧本奖，可见剧本
的著作权在中国电影业内无足轻重。

众所周知，电影生产必须首先购买剧本的使用权，剧本
著作权中就包含荣誉权，使用其作品必须指出权利人的署
名，这是法律所不容忽视的权利。然而，中国电影百花奖在评
定成就面前，使中国编剧集体缺席，暴露出中国影界知识产
权概念的缺失，这不仅是中国电影行业的悲哀，也使中国观
众欣赏影片感受不到源头活水之由来。

随着编剧奖的被取消，百花奖却在逐渐增加演员的奖
项，据说又增加了七位“最佳新人奖”提名等等。百花奖逐渐
走向了商业化，开闭幕式越来越铺张，越来越豪华，成本越来
越高，走红地毯，电视直播，明星们比派头、比服饰，一个明星
带好几个助理出场，这与百花奖的创意初衷有悖。

随着编剧在评奖中被删除，这种舍本图末已明显违反科
学的态度。我们知道，违反科学规律必将受到惩罚，待中国电
影剧本荒芜，编剧人才危机，无人尽职剧本创作之时，即使给
天大的奖杯，恐怕也难寻编剧方面的专家了。君不见，女编剧
薜晓路今年导演了自己的剧本《海洋天堂》，李连杰加盟主
演。一句话，没有编剧的地位，不维护编剧的权益，就少有人
愿意从事这一职业了。

编剧在百花评奖中被删除，是在动摇中国电影的根本基
础，这样一种明显的偏见与歧视，没有听到任何电影人为之
呼吁，无论是那些因为好剧本而成功的导演，还是因剧本角
色而成名的演员，似乎面包不大，理所应当就不该给编剧的
份儿；更可悲的是，面对如此明显的不公，也听不到影评家的
声音。

跟随百花奖之后的是大学生电影节，也不设编剧奖，多
年来对于那些在校学习影视编剧的大学生（例如电影学院的
文学系、中央戏剧学院的戏文系等院校）是公开的漠视与打
击。大学生电影节不去引导大学生从电影剧本上学习创作，
从根本上研究电影的特性，却认为只有导演和演员才是电影
的主体，这会从根本上影响电影的未来，编剧专业明显不受
尊重，没有青年人愿意从事耗时长、费心血、地位差的职业，
那么，中国编剧就会后继乏人。

在评奖中删除编剧，后果恐怕不止这些，既然评奖方
可以轻视编剧，忽视编剧，那么制片商和导演，业内界外
都可以不把编剧当回事，这种连锁反应表现了中国电影编
剧的生存状况日益严峻。在字幕上、在海报上、在各种宣
传影片的小册上、媒体报道上不提编剧的署名，都被视为
正常。所有从事电影创作的人都清楚，承担从无到有的创
作时，编剧首当其冲，而到了评功论赏时，彻底抛弃编
剧，这种电影界内的过河拆桥，对于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是最
大的伤害。

任何奖杯都不是纯金的，迟早要生锈。维权绝不是为了
争那个百花奖杯，而是为了中国电影的良性发展。我们认为，
必须归还法律给予中国编剧的地位和尊重，才能凝集和造就
一大批编剧队伍，才能承担电影产业发展的重任，实现走向
电影强国的目标。评奖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奖励刺激新作品
的诞生。靠明星们走一百圈红地毯，也无法开发电影新作品。
没有剧本的发明就没有电影的一切发展，包括评奖。

读了《文艺报》9月1日一篇题为《呼唤原创
迫在眉睫——访剧作家陆天明》的文章，颇有感
触。对文中所提问题及剧作家陆天明的观点表
示赞同。这是一篇很有责任感的文章，是对当前
中国荧屏“重拍剧”泛滥现象的深度思考。笔者
作为一名普通观众，对此亦有话想说。

倘若说2009年是中国电视“谍战剧“年份，
那么今年就该算做是“重拍剧“年份。本来，自

《老大的幸福》《张小五的春天》播出后，特别是
刚刚播完的《我的美丽人生》，让人们蓦然感觉
到由一群“小人物”带来的浓浓时代气息和创作
新意。老大、张小五、王小早、金波、吴巧保等一
系列小人物，霎时为荧屏赢得了一份鲜活，让观
众在欣赏艺术、娱乐生活的同时，对社会底层人
物的艰辛创业和理想幸福追求产生了共鸣和赞
美。《命运》一剧的播出让观众找到了那种贴近
时代脉博的强烈心动，有了一种感召和振奋。然
而，这些被观众非常认可的原创剧却因稀少而
没能形成声势。

不知道是什么理由让“重拍剧”这般活跃且
气势不凡。在笔者看来，由电影改编并重拍成电
视剧本身就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试想，如果说这些电影已是
经典作品，那么想必早已是深入人心，既然如此还有重拍的必
要吗？为什么要把90分钟紧凑的故事情节平摊到900分钟里
去呢？让观众满碗捞不着肉。二三十多集的电视剧，东凑西拼，
看到最后，其精彩部分仍然是电影中那几段。更何况，演员表
演、场景、道具、外景地等都不及电影真实，很难使经典作品得
到新的升华。

中国电视剧快速发展不过30年时间，而其中有的电视剧
已重拍了三四版。新版《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亦未见
比先前有什么突破，倒是给人一种把经典当成试验田种的感
觉。笔者想说的是，影视作品一旦成为了经典，大家对其都应
有一份敬畏之意，因为那是该时代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
富，标有显明的时代印迹。提起韩英，人们就会想起王玉珍。说
起江姐，就想起于兰。聊到李侠，自然就想到孙道临。这些人物
在人们脑子里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抹也抹不去。这不仅仅是
因为他们表演得好，更重要的是那种不可能再找回来的时代
氛围和时代环境促成了作品的成功。

剧作家、导演为什么纷纷看好改编、重拍？难道我们这个
时代电视艺术资源已经枯竭了吗？其实正相反，我们的身边到
处都有好题材，关键是如何发现，提高原创力。

●特别关注

“百花奖”没有理由取消对编剧的奖励
□□汪海林 费 明 刘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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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声

本报讯 由武警部队政治部电视宣传艺术中心与辽宁省
恒亿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20集电视连续剧《不一样
的青春》日前正在紧张拍摄。该剧是一部正面描写反映当代
年轻武警官兵的青春活力和成长经历，歌颂武警部队维护社
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战斗业绩与牺牲精神的现
实题材剧作。

剧作把视角放在了守卫大坝的武警战士身上，从多角度
刻画了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战士们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特色，
真实客观地反映了“90后”年轻人走进军营后的生活状况，表
现了部队给这些年轻战士人生观、价值观带来的巨大转变。
除了关注当下热点问题外，剧作在表现军人情感方面有所突
破。身处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日
趋多元化，军人的爱情似乎更多了一些苦涩。在他们的内心
深处，有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痛楚。军人也有感情，他们的情
感世界是丰富的，也应该是绚丽多姿的。该剧用朴素的方式
表达了军人真挚的情感和他们所要面对的取舍，表达了军人
渴望被理解，渴望获得真爱的心灵写真。全剧题材新颖，故事
鲜活，语言幽默，时代气息强。

该剧由刘艳臣担任导演，斯琴高娃、王虎成、侯天来、王建
国、张兆北等主演。预计将于10月末在吉林摄制完成。

（徐 健）

《不一样的青春》
诠释“90后”不一样的精彩

四个“关云长”（近日已增加至五个）的报道，揭开了时下
影视剧拍摄的一个不良现象——即扎堆拍摄种种自以为看好
的题材，你拍我也拍，你上马我也上马，人人不甘落后，个个想
靠此成为赢家。岂不知，“关公”扎堆拍摄，最后都可能走上“败
走麦城”的路子。

扎堆拍“关公”，反映出时下影视创作的底气不足，创新能
力不强。近几年，国内影视剧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景象，一些不
错的作品的确赢得了观众的掌声。于是，大资金频频涌进，拍

“大戏”成为许多导演的梦想。然而，好戏哪是随便就能拍成
的？首先在题材的选择上碰到了“拦路虎”，只好回头从故纸堆
里寻找灵感。关老爷被诸多人盯上，大家不约而同地打算再炒
一把。然而，即使关公再威风，大概也是帮不了许多人的忙的。
试问，翻炒关公题材，谁有能耐出奇不意胜出？从透露出的几
部“关公”剧情看，基本都是没有新意的东西，其前景实在堪
忧。

有人称，“国外拍泰坦尼克号沉没有过6个版本、《悲惨世
界》有过26个版本，因此撞车不可怕，重要的是每部电影要有
不同角度”。关公的忠义精神自是应该传承的。然而，所说的国
外拍摄泰坦尼克号沉没和《悲惨世界》的例子，正好反证翻炒
已经烂熟的题材并不高明。6个版本的泰坦尼克号，人们只记
住了经典的一部。而 26个版本的《悲惨世界》，现在早已随时
光飘逝，有谁还记得起来？如果几部“关公”同时登场，那“败走
麦城”的情景估计可就难逃了。

同一题材扎堆
难逃“麦城”命运

□梁德荣

悲
情
抗
战
：

历
史
不
会
忘
记

—
—
近
年
来
抗
战
题
材
影
视
剧
述
评

□

钱

虹

●视 点

电视剧《沂蒙》

电视剧电视剧《《雪豹雪豹》》


